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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方言的儿化及相关问题∗

张慧丽 
北京大学中文系, 密西根大学语言学系 

 
 本文以偃师方言为例，分析了汉语方言儿化出现新的中间音的现象，认为

在这些方言中虽然“儿”后缀引发了复杂的音系变化，但同北京话一样，都

是“儿”后缀特征左扩展形成的。基于“特征扩展”理论，文章提取了偃师

儿化特征左扩展的具体规则，预测了特征左扩展的两种模式。声学特征 F3
的两种走势也支持这个预测。因为偃师儿化是同类现象中最复杂的，对偃师

儿化的分析也是对相关理论的一个检验。文章还比较了偃师儿化和北京儿化

F3 两种走势分布条件的差异，认为元音[a]和[]的舌尖特征取值是造成方言

间 F3 走势分布条件不同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儿化 特征扩展 中间音 F3 走势 
 
 
0．引言 
 

与印欧语系语言相比，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但是在一些汉语方言中，小称

后缀“儿”却会引发复杂的音系变化。山西平定（徐通锵 1981）、山东阳谷

（董绍克 1985）、山东高密（董绍克 1993）、山东金乡（马风如 1984）、河南泌

阳（李宇明 1996）、河南偃师（马克章 1990）等方言中，儿化不仅表现为韵母

卷舌，在某些条件下，在声母和韵母之间还产生了一个类似边音或闪音/颤音的

中间音（medial）。目前已经有各种理论提出以解释这种现象，其中重要的有：

中缀说（ infixation）（Yu 2004，Lin 2008）、环缀说（circumfixation）（Yip 
1990，引自 Duanmu 1990）、卷舌特征扩展说（ retroflex feature spreading）
（Duanmu 1990，Chen 1992，王洪君 2008）、认可说（licensing account）（Yip 
1992）。 

儿化后产生一个新的中间音，这样的现象目前仅见于山西、山东和河南地

区。根据历史记载（裴泽仁 1988），明洪武时期政府曾组织从山西到山东和河

南的大规模移民，随后此类移民现象贯穿有明一代。至今这个区域的方言尚保

留诸多相同之处。另外，在已报道有儿化闪音/边音的方言点中，儿化后产生的

新中间音虽然具体音色有所不同，但语音条件基本是相同的。因此，笔者认

为，上述不同方言点发生的这些现象应该是同一类现象，需要一个统一的理论

来解释。这样，我们只需要就一个方言点做具体而微的分析，分析结果应该也

适用于拥有此类现象的所有方言。 
河南偃师方言中，声母和韵尾都成为儿化结果分化的条件，是目前所报道

的此类现象中最复杂的。本文将分析偃师方言儿化的音系表现和声学性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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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检验哪种理论能最好的解释此类现象。马克章（1990）曾经报道过偃师方言

的儿化，但描写不太明晰，也没有找到偃师方言儿化的全部条件。因此笔者两

次深入偃师县缑氏镇，做了更为全面和详实的调查。本文使用的所有关于偃师

的材料，都来源于笔者本人的调查和整理。 
 

1．偃师方言音系 
 

因为偃师方言儿化的结果与声母和韵尾都有关系，因此需要先了解偃师方

言的音系。偃师方言有 23 个声母，39 个韵母，见（1）和（2）。声调在儿化中

不起作用，这里暂不列出。 

（1）声母：p  ph  m  f  v  t  th  n  l  ts  tsh  s  t  th      t  th    k  kh  x  0 

（2）韵母1：    i  u  y  a  ia  ua    u  y    i  u  y  ai  iai  uai  i  ui  au  iau  u  

iu  an  ian  uan  yan  n  in  un  yn  a  ia  ua    i  u  y  
 
2．偃师方言的儿化 
 
2.1 四种儿化模式 

偃师方言的“儿”音形是一个卷舌边音[]。“儿”后缀与前行音节融合，引

起前行音节发生复杂的变化。从听感上，儿化音节可以分为四种：卷舌近音加

韵母卷舌、颤音加韵母卷舌、闪音加韵母卷舌、纯粹韵母卷舌。举例见（3）。 
 

pa   > pɻar 八 eight 
kau > kɻaur  羔 lamb 
pu > pɻar 醭 white mould 
mo > mɻar 沫 foam 

a. [ɻ … r]  

paŋ > pɻar 帮 side 
tau    > trr  

刀 knife 
tu > trur

犊 calf 
thu > thrur

兔 rabbit 

b. [r … r] 

tjәŋ > trar 钉 nail 

jau > jɽɔr 鸟 bird 

pjhәŋ > pjhɽar 瓶 bottle 

tɕjau > tɕjɽɔr 饺 dumpling 
tsa > tsɽar 渣 residue 

c. [ɽ… r] 

tshu > tshɽur 粗 thick 
tʂuaŋ  > tʂuar 庄 village 
tʂhun > tʂhuәr 唇 lip 
pjan  > pjar 边 edge 
tai > tar 带 lace 
tan > tar 单 sheet 
kan > kar 干 dry 

（3） 

d. [… r] 

san > sar 三 three 

                                                        
1这里在汉语传统意义上使用“韵母”概念。“韵母”结构是GVX，不同于英语的“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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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所有儿化音节上标的“r”只表示韵母卷舌，不表示一个独立的音

段。声母和韵母之间的“r”表示舌尖颤音。声调在儿化变音中不起作用，所有

词例声调均不标出。关于介音在音节中的地位，端木三（1990，2000）认为属

于声母，包智明（1990，1996）认为有方言差异和不同介音行为的差异，王洪

君（2008）认为介音占有独立的时间格，可以依据研究目的来决定介音归声母

还是独立成份，朱晓农（2005）观察到介音接近声母还是韵母有随机性，孙景

涛（2006）将介音视为独立于声韵的一个单位。下文暂时把介音处理为声韵之

间的独立成分，并用滑音（glide）标写介音，以示其独立地位。但在（2）韵母

系统中尊重汉语研究的传统习惯，用元音标写。例如“钉”字在上文（3）中标

写为[tjəŋ]，但在（2）韵母系统中，标为[iəŋ]。 
从（3）我们看到，a、b、c 三类儿化在声母和韵母之间产生一个新的中间

音（medial），并且依声母的不同有不同的语音性质。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的

medial，以下称儿化后产生的 medial 为中间音，称基本音节中原有的 medial 为
介音。当然，（3）中的描写（transcription）完全依据听感。儿化中间音的语音

性质及其在音节中的地位将会在（4）中进一步讨论，这里为了描写方便，放在

声母和韵母之间。 
 

2.2 儿化条件和再分类 
从（3）中词例可以看到，偃师方言四种儿化模式的产生条件既与声母有

关，又与韵尾有关。a 类儿化形式的产生条件是：声母是唇音或软腭音，且韵

尾是后元音或腭鼻音（后鼻音）；b 类的条件是：声母是龈塞音，且韵尾是后元

音或腭鼻音（后鼻音）；c 类的条件是：声母是舌尖音，且韵母是后元音或腭鼻

音（后鼻音）。d 类还可以分为两个小类。d1 类的条件是：声母是卷舌音，没有

韵尾条件；d2 类的条件是：韵尾是前元音或前鼻音，没有声母条件。偃师方言

儿化四个模式的条件概括为（4）。 
 

 声母  韵尾 
a.[ɻ … r] 唇音或软腭音 

（Labial or Velar） 
后元音或腭鼻音（[+back] vowel or velar nasal） 

b.[r … r] 龈塞音（Alveolar stop） 后元音或腭鼻音（[+back] vowel or velar nasal） 
c.[ɽ… r] 舌尖音（Coronal） 后元音或腭鼻音（[+back] vowel or velar nasal） 
d1.[… r] 卷舌音（Retroflex）  

（4） 

d2.[… r]  前元音或龈鼻音（ [+front] vowel or alveolar 
nasal） 

 
从（4）可以看出，偃师儿化 4 个模式中，a、b、c 三类韵尾都是后元音或腭鼻

音，并且听感上都在声母和韵母之间出现一个中间音。d2 类要求韵尾是前元音

或龈鼻音，并且听感上在声母和韵母之间也没有中间音产生。因此如果把卷舌

音声母暂时排除在外，就可以根据是否产生中间音把偃师儿化再分类为（5）。 
 
（5）产生中间音：韵尾必须是后元音或后鼻音。 

不产生中间音：韵尾必须是前元音或前鼻音。 
 
2.3 初步结论 

因为“儿”后缀附着在实词之后，因此“儿”与前行音节的融合过程就是

从右向左的过程。在阳谷、平定、泌阳等方言中，因为只有声母的发音位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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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产生中间音，这个融合过程是否分步骤无法观察。因此有“中缀”、“环

缀”、“认可说”等多种理论提出来，来解释儿化中间音的产生。但是在偃师方

言中，声母和韵尾都是分化儿化结果的条件。韵尾的前后不同决定是否产生中

间音，声母发音位置的不同只能决定产生什么性质的中间音，因此提供了一个

观察儿化步骤的很好的实例。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相关词例。见（6）。 
 
（6） 帮儿 pa   +    >  par            钉儿 tj   +    >  trar

班儿 pan   +    >  par                   单儿 tan    +    >  tar

 

从（6）我们看到，偃师方言中，同样都是唇音，儿化后有的产生卷舌近音，有

的不产生卷舌近音；同样都是舌尖音，儿化后有的产生颤音，有的不产生颤

音。关键在于韵尾前后的不同。就是说，在声母条件起作用之前，韵尾条件已

经先起了作用：韵尾特征为后的产生中间音，韵尾特征为后的不产生中间音。

因此可以判断韵尾是分化儿化结果的第一步条件，声母是第二步的条件。即儿

化结果是受两个条件的制约、分两个步骤实现的，方向是从右向左。这样的儿

化结果，“特征扩展”理论可以很简单的解释。正是因为“儿”后缀特征向左扩

展，前行音节的韵尾、韵腹、介音和声母都有可能成为特征左扩展的条件，从

而造成扩展过程的步骤性。“中缀”、“环缀”、“认可说”等理论无法解释这个步

骤性。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7）偃师儿化是“儿”后缀特征左扩展形成的。 
 

王志洁（1997）用特征理论来分析北京儿化韵的形成。偃师方言的儿化看似非

常复杂，但同样也是特征扩展形成的，可以用特征理论来分析其生成过程。 
 

3．特征左扩展 
 
3.1 有关项目的赋值 

与北京话相比，偃师方言的儿化条件分化更精细，结果也更为复杂。但如

果使用非充分赋值（underspecification）只分析相关特征，就会简化音系表达。

使用主动发音器官模型 2，相关项目的非充分赋值见（8）。英文部分Cor代表

Coronal，SP代表Soft Palate，Dor代表Dorsal，nas代表nasal，ant代表anterior。 
（8）“儿”后缀[]：舌尖-[-前]，软腭-[-鼻音]（Cor-[-ant]，SP-[-nas]） 

唇音和软腭音：非舌尖音（Non Coronal） 
龈塞音：舌尖-[+前，+塞]（Cor-[+ant，+stop]） 
龈  音：舌尖-[+前]（Cor-[+ant]） 
卷舌音：舌尖-[-前]（Cor-[-ant]） 
后元音：舌体-[+后]（Dor-[+back]） 
前元音：舌体-[-后]，[舌尖]3（Dor-[-back]，[Coronal]） 
腭鼻音：舌体-[+后]，软腭-[+鼻音]（Dor-[+back]，SP-[+nas]） 

                                                        
2 关于主动发音器官模型的理念、理论和方法，请参看Ladefoged & Halle （1988）、
Halle（2003）和端木（2009）。 
3 根据Halle（2005），所有元音的主动发音器官都有舌体，但是具有[-后]特征的元音的

主动发音器官还有舌尖。注：Halle这里把主动发音器官也作为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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龈鼻音：舌尖-[+前]，软腭-[+鼻音]（Cor-[+ant]，SP-[+nas]） 
 

3.2 扩展规则 
偃师方言儿化是“儿”后缀的两个特征舌尖-[-前]和软腭-[-鼻音]左扩展形

成的。概括的说，特征左扩展要受到非曲拱原则（Non Contour）的制约，即同

一个音段中不可以出现同一发音器官同一特征的正反取值。相反特征值要么阻

挡舌尖-[-前]和软腭-[-鼻音]的左扩展，要么被删掉。偃师儿化特征左扩展的具

体规则见（9）： 
 

（9）a 特征舌尖-[-前]（Cor-[-anterior]）左扩展，删除相反特征，或者被阻挡。

如果前行音节只有一个相反特征值舌尖-[＋前]（Cor-[+anterior]），它就

会阻挡特征舌尖-[-前]的左扩展；如果前行音节有超过一个相反值舌尖-
[＋前]，最右面的一个被删掉，左面的一个阻挡舌冠-[-前]左扩展。 

b 特征软腭-[-鼻音]（SP-[-nasal]）左扩展，删除韵尾位置的鼻音。 
 
3.3 举例分析 

下面逐一举例分析偃师方言四种儿化模式的生成。为了行文的方便，在文

字部分使用中文术语，示例部分采用英文术语。中英文术语的对照见（8）。这

里的分析只集中在“儿”后缀特征的左扩展和中间音产生的条件，儿化后韵母

合并有自己的规则，本文暂不涉及。 
3.3.1 模式 a 

在模式 a 中，声母是非舌尖音（唇音或腭音），韵尾是后元音或腭鼻音。

目前所收集到的儿化词都没有介音。一般来说，韵腹受韵尾的影响大于受韵头

的影响（石峰 2008）。韵尾后元音和腭鼻音都是舌体-[+后]，因此韵腹主元音也

具有特征舌体-[+后]。“儿”后缀左扩展特征的主动发音器官是舌尖，因而可以

叠加到韵尾和韵母上，一直扩展到声母。声母是非舌尖音，整个韵母卷舌，从

非舌尖声母到卷舌韵母之间作为过渡产生一个卷舌近音。（10）以音节[kau]为例

分析模式 a 的生成。 
（10）kau > kɻaur

σ               +         σ                                                 σ 

                         R                                                                                                 R 
   k             a               u                     ɭ                                           k                 ar          ur

①  
 
Dor    Dor-[+back]  Dor-[+back]     Cor-[-ant]                               Dor     Dor-[+back]   Dor-[+back] 

                                                                                                           Cor-[-ant]        Cor-[-ant] 

σ 

                                               R       
                k         ɻ          ar                ur

②    
 

Dor     Cor-[-ant]    Dor-[+back]    Dor-[+back] 
                                      Cor-[-ant]        Cor-[-ant] 

根据（10）所示，模式 a 的生成共需要两步。第一步：因为没有遭遇相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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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特征舌尖-[-前]左扩展贯穿整个韵母；第二步：在非舌尖声母与舌尖-[-前]

韵母之间作为过渡产生一个卷舌近音。 

3.3.2 模式 b 

在模式 b 中，声母是龈塞音，韵尾也是后元音或腭鼻音。因此同模式 a 一

样，特征舌尖-[-前]左扩展贯穿整个韵母，直至声母。从声母的特征舌尖-[+

前]，到韵母的相反特征舌尖-[-前]，加上爆破的强气流，产生了过渡音舌尖颤

音。（11）以音节[tu]为例分析只有一个舌尖-[+前]特征的音节的儿化生成。

（12）以音节[tjəŋ]为例分析有两个舌尖-[+前]特征的音节的儿化生成。 
（11）tu > trur

σ          +             σ                                     σ 

                                R                                                                                       R 
     t                  u                           ɭ                                    t                          ur

① 
 
Cor-[+ant]   Dor-[+back]       Cor-[-ant]                          Cor-[+ant]      Dor-[+back] 
                                                                                                                Cor-[-ant] 

                         σ 

                                          R        

                    t                 r                        ur

   Cor-[+ant]    Cor-[-ant]       Dor-[+back] 
                                                 Cor-[-ant] 

音节[tu]的儿化生成比较简单。第一步，特征舌尖-[-前]左扩展至整个韵母，

并被声母的舌尖-[+前]阻挡；第二步，在声母舌尖-[-前]与韵母舌尖-[+前]之

间产生一个过渡性颤音。 

（12）tjәŋ > trar

σ          +              σ                                         σ 

                                 R                                                                                          R 

            t        j       ә       ŋ                       ɭ                                 t          j                     ar      ① 

                                    Dor-[+back]     Cor-[-ant] 
Cor-   Cor-      Dor-     SP-[+nas]        SP-[-nas]                     Cor-   Cor-          Dor-[+back] 
[+ant]  [+ant]  [+back]                                                            [+ant]   [+ant]     Cor-[-ant] 

                                  σ                                                             σ 

                                       R                                                                     R 

                   t                           ar                                                               t                  r              ar② 

 Cor-[+ant]          Dor-[+back]                            Cor-[+ant]   Cor-[-ant]    Dor-[+back] 

② 

③ 

                            Cor-[-ant]                                                                          Cor-[-ant] 
（12）中音节[tjəŋ]有两个特征舌尖-[+前]，因此儿化生成比较复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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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根据扩展规则（9）b，腭鼻音韵尾的特征软腭-[+鼻音]与左扩展特征软腭-

[-鼻音]相反，被删去。第二步，根据扩展规则（9）a，介音特征舌尖-[+前]与

扩展特征相反，被删除；声母特征舌尖-[+前]阻挡特征舌尖-[-前]左扩展。第

三步，作为从舌尖-[+前]到舌尖-[-前]过渡，产生一个舌尖颤音。 

3.3.3 模式 c 

在模式 c 中，声母是舌尖音，韵尾是后元音和腭鼻音。特征舌尖-[-前]左扩

展贯穿整个韵母，直至被声母舌尖-[+前]阻挡，例如 tɕ组和 ts 组。或者被介音

舌尖-[+前]阻挡，如 pj 组。模式 c 的生成过程与模式 b 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

于，模式 c 的声母不是舌尖塞音，气流不太强，因此没有产生颤音。作为过

渡，声母和韵母之间产生一个闪音[ɽ]。 
3.3.4 模式 d1 

在模式 d1 中，声母是卷舌音。这就意味着无论韵尾是什么，卷舌声母的儿

化音节，从发音开始舌尖就处于后卷状态，并且卷舌状态持续到发音结束，整

个音节都是特征舌尖-[-前]。 
3.3.5 模式 d2 

在模式 d2 中，韵尾必须是舌尖-[+前]，韵腹主元音受韵尾同化，也具有特

征舌尖-[+前]。这样就有至少两个舌尖-[+前]。根据扩展规则（9）a，最右面的

韵尾被删掉，前行主元音阻挡特征舌尖-[-前]左扩展。 
 
3.4 预测：特征左扩展的两种程度 

根据以上 4 个模式的分析，可以预测特征左扩展有两种程度：一种是左扩

展贯穿整个韵母，到达声母；一种是左扩展只替代了韵尾的位置，在韵母的中

间。模式 a、b、c 属于第一种，听感上都产生一个中间音。模式 d 的共同特征

是在声韵母之间没有产生新的中间音，但是 d1 类因为声母就是卷舌，从发音开

始舌尖就处于后卷状态，特征左扩展应该也是贯穿整个韵母。d2 属于第二种。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的预测，还需要声学方面的证据。因为卷舌韵母的

一个最重要的声学性质就是 F3 的下降，根据特征左扩展两种程度的预测，可以

预测 F3 的下降应该有两种表现模式。 
 
3.5 声学证据：F3 的两种走势 

四种儿化模式样本的声学分析表明，偃师儿化的 F3 走势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从韵母一开始就下降，并且整体表现为水平或略上升走势，包括模式 a、
b、c 和 d1。一类是从韵母中间部分才开始突然下降，或者从韵母开始逐渐下

降，仅包括模式 d2。下文均称第一种 F3 走势为水平型，第二种 F3 走势为斜线

型。下面分别从非卷舌声母和卷舌声母来观察 F3 的两种走势。 
3.5.1 非卷舌声母 

图 1 到图 5 举例展示了非卷舌声母四种儿化模式 F3 的两种走势。其中图 1
是 a 类，图 2 是 b 类，图 3 是 c 类，图 4 和图 5 是 d2 类。每幅图中左面一个语

图是单字音，右面的语图是一个双音节或三音节儿化词，儿化音节在儿化词的

末尾。F3 数据使用 Praat 语音软件测得。图 1、图 2 和图 3 中单字音节和儿化音

节 F3 大致呈水平走势，因而取中值。图 4 中因为 F3 在中间部分有明显断裂而

分为两段，分别采用两段的中值。图 5 中 F3 从韵母一开始就斜线式下降，采用

起始段最高值和收尾段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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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 3084hz                                                                            F3 1811hz 
         pu                                                             fa                         pɻar 

图 1：a类儿化模式。相对于单字音[pu]，儿化音节[pɻar]的F3 从声母一结束就下降，并整体呈

水平走势。 

 
F3  3241hz                                                               F3  1635 hz 
 tu                                                         niu               trur

图 2：b类儿化模式。因为颤音造成能量弱化，韵母前半部分表现为波形图振幅大小相间，频谱

图共振峰浓淡相间，影响F3 的提取。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相对于单字音[tu]，儿化音节[trur]的F3
从声母一结束就下降，并整体呈水平且略上升走势。 

 
 

F3  3102hz                                                                   F3  1702 hz 
tshu                                                                     pu      tshur

图 3：c类儿化模式。相对于单字音[tshu]，儿化音节[tshur]的F3 从声母一结束就下降，并整体呈

水平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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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 2578hz                                                                                F3 2701-1828hz 
   kan                                                            phu   thau                 kar 

图 4：d2 类儿化模式。相对于单字音[kan]，儿化音节[kar]的F3 从韵母中间部分突然下

降。 

 

 

 
F3 3032hz                                                                                        F3 2962-1811hz 

        pan                                                                   a                            par 

图 5：d2 类儿化模式。相对于单字音[pan]，儿化音节[par]的F3 从韵母一开始斜线式下

降。 
 
3.5.2 卷舌声母 

从听感上，卷舌音声母属于 d 类，没有中间音产生。但是从声学表现看，

F3 的走势与 a、b、c 类相同。无论单字音韵尾特征是前还是后，儿化音节的 F3
都是从韵母一开始就下降，并整体表现为水平走势。可见 F3 的走势与韵尾的前

后无关，而完全由卷舌声母的特别性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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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小结 
F3 的两种走势证实了 3.4 的分析和推测，从而也证明了偃师儿化是“儿”

特征左扩展形成的。F3 从声母一结束韵母刚开始就直线下降，并且整体呈水平

走势，说明“儿”特征舌尖-[-向前]左扩展至声母；F3 从韵母中间部分突然下

降，或者从韵母开始部分逐渐下降，说明“儿”特征舌尖-[-向前]左扩展只到韵

母中间。这样的结果也印证了 2.3 的初步结论。斜线型说明特征左扩展只实现

了第一步，只有韵尾条件起作用，声母条件没有起作用；水平型说明儿化特征

扩展实现了两步，韵尾条件和声母条件都起了作用。如果不是特征左扩展生成

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 F3 的两种走势。 
 

4．中间音的语音性质和音系处理 
 
4.1 闪音/颤音与边音 

偃师儿化模式 a 的中间音是一个卷舌近音。听感上这个近音处于声母和韵

母之间，但是从语图上看（例如图 1），这个近音完全是卷舌韵母的一部分，很

难提取出来。因此这里主要讨论模式 b 和模式 c 中间音的性质。 
与其它方言中所报道的相同，偃师方言在舌尖声母后产生一个类似边音和

闪音的中间音。要确定这个中间音的语音性质，首先要区分闪音 /颤音

（flap/trill）和边音（lateral）。《语音学与音系学词典》（特拉斯克 2000）对闪音

（flap）的定义是：通常是舌尖与口腔上部快速接触一次产生的辅音。4对颤音

的定义是：一个发音器官快速接触另外一个发音器官，或者发音器官（除了声

带）快速颤动产生的辅音。5从定义可以看到，闪音和颤音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

发音器官之间的快速接触（rapid contact），因此这里先把闪音和颤音放在一

组，分析它们与边音的区别。从声学性质来看，闪音/颤音和边音的区别有下面

几点： 
 
a. 闪音/颤音常常表现为元音部分能量的弱化。例如英语中清塞音在元音之

间弱化为一个闪音，语图表现为两个元音之间振幅的减小。图 6 是英语

marketability 末音节首辅音 t 的波形图。语音样本来自 On-line Webster 的真人发

音。两边振幅大的部分是两个元音 i 和 y，中间振幅小的部分是闪音化的 t（实

际发音为[]）。边音不依赖元音而存在，可以在元音前、元音后，也可以在元音

中间。图 7 是偃师方言音节[lau]的一部分。左面共振峰结构较为简单、振幅较

小的部分是边音，右面共振峰结构较为复杂、振幅较大的部分是元音。 
 
b. 元音的周期结构比较复杂，闪音和颤音只是表现为能量的弱化，周期结

构并没有简化。而边音的周期结构相对元音比较简单，看起来比较干净。 
 
c. 闪音和颤音部分的振幅非常小，与没有弱化的元音振幅对比强烈；边音

的振幅虽然也比元音要小，但是对比不太强烈。 
 
                                                        
4 原文为：A consonant produced by a single rapid contact between usu. the tip of the 
tongue (which then returns to rest) and the roof of the mouth. 
5原文为：A consonant made by the rapid tapping of one articulator against another or 
the vibration of the articulator (excluding that of the vocal 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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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英语 marketability 的一部分。中间振幅小的部分是末音节首辅音 t，两边是元音部分。 
 

 
图 7：偃师方言音节 lau 的一部分，左面是边音，右面是元音。 

 
图 8：偃师方言音节“饺儿”[tjaur] 的一部分。中间振幅小的几个周期是闪音部分，两边是元

音部分。 
 
图 8 是偃师方言音节“饺儿”的一部分。中间音在元音部分出现，相对于

两边元音，中间音的振幅非常小，并且周期结构没有简化，因此判断这个中间

音是闪音/颤音，而不是边音。 
 

4.2 闪音和颤音 
从《语音学与音系学词典》（特拉斯克 2000）关于闪音和颤音的定义我们

还可以看到二者的不同。闪音是主动发音器官与被动发音器官之间的一次快速

接触（single rapid contact），颤音可能是多次接触（rapid tapping or the vibration 
of the articulator）。因此我们大致可以从语图上能量弱化的次数来区分闪音和颤

音。 
偃师方言中如果舌尖声母是塞音，元音部分的能量弱化就不止一次。例如

图 9 中“饺儿”元音部分只有一次能量弱化，我们记为闪音（flap）。“犊儿”元

音部分有多次能量弱化，我们记为颤音（trill）。当然闪音和颤音还有发音时气

流机制的区别。闪音是舌的自主行为，颤音是舌的不自主行为。根据语图的比

较，偃师方言儿化中舌尖塞音声母产生的是颤音，非塞音舌尖声母产生的是闪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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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儿[tjaur]                                                                     犊儿[trur] 

图 9：左面语图是闪音，有一次能量弱化，表现为波形图有一次振幅减小，频谱图有一次浓淡

相间。右面语图是颤音，有多次能量弱化，表现为波形图有多次振幅大小相间，频谱图有多次

浓淡相间。 
 
4.3 复辅音与复杂辅音 

就语图来看，偃师方言儿化的闪音/颤音是元音的特征，不是一个独立的声

段。但是在音系处理时，可以把这个闪音/颤音独立出来，作为元音前的一个辅

音。实际上颤音完全是元音的叠加特征，不能脱离元音而存在。例如一个元音

[a]叠加颤特征，波形图如图 10。语音样本来自北京大学合唱队一男性队员，使

用语音分析软件 Praat 提取波形图。 
 

 
图 10：颤音[ra]。语音样本来自北京大学合唱队一男性队员。波形图表现为多次振幅减小，

“颤”特征贯穿几乎整个元音。 
 

图 10 中颤音贯穿几乎整个元音，但描写的时候，把这个颤音提取出来，放

在元音前面，描写为[ra]。如果前面还有一个辅音，可以处理为复辅音，也可以

处理为复杂辅音。例如“肚儿”可以记为[trur]，“饺儿”可以记为[tjaur]，用上

标符号表示次要发音（secondary articulation）。就汉语的音节结构来说，最好处

理为复杂辅音。这样儿化音和单字音一样，都是CVX结构（端木 1990）。 
 
4.4 关于双音节 

董绍克（1985，1993）把有舌尖介音[i]的儿化描写为双音节。例如音节

[pian]的儿化音节记为[pilar]。如果按照上面分析，阳谷方言、高密方言、泌阳

方言和偃师方言的语音表现是一样的话，这样的描写就值得质疑。 
首先是描写符号的问题。如果把介音记为[j]，整个音节就是[pjan]，儿化音

节就是[pjlar]。这样就很难说是双音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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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中间音的语音性质的问题。如果不是一个边音，而是一个闪音，那

实际上就是元音的一部分，只不过音系处理的时候提到元音之前，看起来是声

母的一部分。声母可以处理为复辅音，也可以处理为复杂辅音。如果处理为复

杂辅音，音节[pjan]的儿化形式就是[pjar]。 
最后是“音节”的确定的问题。如何判断是一个音节还是两个音节，本身

就是个难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讨论： 

a.音长。双音节应该比单音节长，有舌尖介音的音节儿化后出现闪音或颤

音，但整个儿化音节的音长并不比原来的音节长。例如单字音“家”音长是

340 毫秒，儿化音“家儿”是 335 毫秒。 
b. 一个响度峰就是一个音节？图 11 中“饺儿”，从语图上看有两个响度

峰，但不能就此认为是有两个音节。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依据，图 11 中颤音“犊

儿至少有四个响度峰，就是至少有四个音节。这显然是荒谬的，也不符合当地

人的语感。 
c. 一个音节一个声调。相对于英语，汉语中的音节数量是容易判断的，因

为汉语中一个音节总是对应一个声调，可以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来念。如果说

“饺儿”类词是双音节，就应该有两个声调；“肚儿”类词是多音节，那么就应

该有多个声调。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根据当地人的语感，“饺儿”和“肚儿”

都只有一个声调。 
d. 肌肉张弛一次？根据当地人的语感，“家”发音时肌肉张弛一次，“家

儿”发音时肌肉张弛也是一次。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山东、河南等地有[j]介音的儿化音节，应该都

是单音节，而不是双音节或者多音节。 
 

5．偃师儿化与北京儿化 
 
5.1 显性与隐性 

北京话儿化中，无论韵尾和声母是什么，听感上都没有中间音。根据王理

嘉、贺宁基（1985）的实验结果，北京话的儿化主要表现为 F3 斜线式大幅度下

降。但有的从声母一结束就下降几百个赫兹。什么时候是第一种情况，什么时

候是第二种情况，作者没有详细的说明分布条件。 
根据石峰（2008：311-324）的分类，北京话的儿化按声学表现可以分为 3

类：拼合型、融合型和鼻化型。拼合型儿化韵有[r]、[ar]、[er]三个，F3 表现为

斜线型下降（语图表现类似本文图 5）；融合型儿化韵有[r]、[ur]两个，F3 表现

为水平型或者略有上升（语图表现类似本文图 1、2、3、4）。融合型儿化韵的

主要元音都是后元音。其中鼻化型可以与拼合型共现，也可以与融合型共现。 
这样看来，北京话儿化的 F3 走势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斜线型，从声母一

结束斜线下降，或者从韵母中间才斜线下降；一种是水平型，从声母一结束就

直线下降，整体呈现水平走势。石峰（2008）显然也是根据 F3 的走势不同来给

北京儿化分类的：如果斜线式下降，就是拼合型，从主元音的发音动作迅速向

儿化韵尾发音动作过渡；如果水平下降，就是融合型，主要元音从一开始就跟

卷舌韵尾同时发音。 
石峰的分类是从发音角度出发，如果从特征扩展的角度，拼合型就是卷舌

特征只扩展到韵母中间部分，融合型就是卷舌特征扩展到韵母开始部分。按照

石峰（2008）的分类，笔者整理了北京话儿化 F3 的两种走势与单字音的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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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见表 1。 
 

单字音 
无韵尾 有韵尾 

 
F3 

主元音 特征 韵尾 特征 
水平型   u  后 、a、o 后 

i、ai、an、n 非后 
u、au 后 

 
斜线型  

i y   
、a、e 

 
非后 

、a、o 后 
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没有韵尾的情况下，F3 的走势与主元音的特征直接相关。

如果主元音具有“后”特征，F3 就是水平型；如果主元音具有“非后”特征，

F3 就是斜线型。有韵尾的情况下，如果韵尾具有“非后”特征，就是斜线型；

如果韵尾具有“后”特征，就表现为随机性，可能是斜线型，也可能是水平

型。 
可见北京儿化虽然听感上没有中间音产生，但同偃师儿化一样，F3 的走势

也有水平型和斜线型两种。水平型就意味着卷舌特征扩展至声母，斜线型就意

味着卷舌特征扩展至韵母中间部分。同样都是卷舌特征扩展至声母，偃师方言

既有 F3 走势特征，又有听感上的特征，可以称之为显性特征；北京方言只有

F3 走势特征，没有听感上的特征，可以称之为隐性特征。至于为什么有显性和

隐性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探讨。 
无韵尾的情况下，F3 两种走势的分布与偃师是一致的。无韵尾是一个方便

的说法，其实是韵腹元音与韵尾元音同形。元音具有“后”特征，F3 就是水平

型，说明卷舌特征在韵母部分没有遇到相反特征，一直扩展到声母；元音具有

“非后”特征，F3 就是斜线型，说明卷舌特征遭遇相反特征，只能删掉最右面

的一个，左面的一个阻挡其左扩展。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在有韵尾的情况下，F3 的走势与偃师有所不同。在

北京儿化中，为什么如果韵尾具有“非后”特征，F3 都是斜线型；如果韵尾具

有“后”特征，F3 可能是斜线型，也可能是水平型？因为有尾韵的主元音只有

[a]和[]，我们需要考虑[a]和[]的语音性质和音系表现。 
 

5.2 [a]和[]的舌尖特征 
在北京话 5 个元音中，[a]和[]的定位性是最差的。通过充分赋值，可以清

楚的看到[a]和[]的不稳定性。北京话元音的充分赋值见（13）。 
 

（13）  i u  y a   
 高 + + + - - 
 低 - - - + - 
 前 + - + - - 
 圆唇 - + + - - 

 
从（13）可以看到，北京话元音高度有三级对立，前后有两级对立。在高

低这个维度，[a]处于低位，[]处于非高非低；在前后这个维度，[a]和[]都处于

非前非后。如果有韵尾，[a]和[]就很容易受到韵尾性质的影响。北京话韵尾只

有四个：-i、-n、-u、-。在儿化过程中，左扩展的特征是舌尖-[-前]，属于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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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因此四个韵尾常常按前后分组行动。[a]和[]的前后性质就会受到韵尾前

后的影响。这种非对立性的语音性质常常影响音系活动的结果。 

偃师方言的元音有 6 个，在整个元音系统中，[a]和[]的定位性同样也是最

差的。我们仍然通过充分赋值来观察[a]和[]的定位性。见（14）。 
 

（14）  i u  y a     
 高 + + + - - - 
 低 - - - + - - 
 前 + - + - - + 
 圆唇 - + + - - - 

 
同北京话一样，偃师方言的韵尾也只有-i、-n、-u、- 四个。在儿化中四个

韵尾分前后两组活动。[a]和[]的前后性质就会受到韵尾前后的影响。 
在北京话和偃师话中，[a]和[]都具有[-后]特征。根据 Halle（2005），具有

[-后 ]特征的元音的主动发音器官除了舌体（ dorsal）之外，还有舌尖

（coronal）。因此需要考虑[a]和[]舌尖的情况。舌尖动作向前还是向后，在每

个方言中表现不同，在有韵尾和无韵尾情况下表现也不同。 
无韵尾的情况。在偃师方言中，[a]和[]都是舌尖-[-前]，与左扩展的特征不

矛盾，因而卷舌特征可以扩展到声母，F3 表现为水平型。在北京话中，除了[]
的一个变体[]表现为舌尖-[-前]，F3 表现为水平型，别的变体和[a]表现为舌尖-
[+向前]，与扩展特征矛盾，F3 表现为斜线型。 

有韵尾的情况。在偃师方言中，在韵尾具有舌尖-[+前]特征时（-i、-n），[a]
和[]的舌尖性表现为舌尖-[+前]，与扩展特征矛盾，F3 都表现为斜线型。在韵

尾不具有舌尖-[+前]时（-u、-），[a]和[]的舌尖性表现为舌尖-[-前]，与扩展特

征不矛盾，F3 都表现为水平型。在北京儿化中，在韵尾具有舌尖-[+前]特征时

（-i、-n），[a]和[]的舌尖性表现为舌尖-[+前]，与扩展特征矛盾，F3 都表现为

斜线型。在韵尾不具有舌尖-[+前]时（-u、-），[a]和[]的舌尖性表现为舌尖-[+
向前]还是舌尖-[-向前]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 F3 可能是水平型，也可能是斜线

型。表 2 总结了偃师方言和北京话在无韵尾和有韵尾两种情况下儿化的声学特

征（F3）和听感特征（中间音）与[a]和[]舌尖取值的关系： 
 

偃师 北京   
[a]和[]舌尖取值 F3 中间音 [a]和[]舌尖取值 F3 中间音

a 舌尖-[-前] 水平 有 舌尖-[+前] 斜线 无 
/o 舌尖-[-前] 水平 有 舌尖-[-前] 水平  无 

无 
韵尾 

 舌尖-[+前] 斜线 无 舌尖-[+前] 斜线 无 
-i -n 舌尖-[+前] 斜线 无 舌尖-[+前] 斜线 无 有 

韵尾 -u - 舌尖-[-前] 水平 有 舌尖-[+前]/[-前] 斜线/水平  无 
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到，单元音韵母[a]在偃师儿化中取值为[-前]，F3 呈水平型，

在北京儿化中取值为[+前]，F3 呈斜线型。这是因为在两个方言中，[a]在高低一

维取值为[+低]，定位是明确的；在前后一维为[-前，-后]，定位是不明确的。在

儿化过程中，[a]前后取值影响儿化的结果，最终表现为方言间的差异。 
从表 2 还可以观察到，当韵尾是-i、-n 时，偃师儿化和北京儿化的 F3 表现

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在这个条件下[a]和[]的前后特征取值在两个方言中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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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具有特征舌尖-[+向前]。当韵尾是-u -时，偃师方言和北京方言的 F3 表

现是不同的，这意味着在这个条件下[a]和[]的前后特征取值在两个方言中是不

同的。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韵腹主元音的语音性质虽然都会受到韵尾的

影响，但是这种性质是否在音系过程中表现出来，还是有一定的随机性。二，

韵腹主元音的特征取值会受到韵尾的影响，但同时还有自身的独立性。 
这样看来，F3 的走势是水平型还是斜线型，既与韵尾有关，又与主元音[a]

和[]的舌尖特征取值有关。[a]和[]的舌尖特征取值的不同，造成方言间的差

异。至于是否产生中间音，则是显性与隐性的不同。 
 

6．其它方言 
 

山东阳谷、高密、即墨和河南泌阳等地儿化闪音/边音只在舌尖声母后产

生，和韵尾无关。平定方言的儿化无论声母和韵尾是什么都产生闪音/边音。如

果这些方言点的描写是正确的，根据以上分析，阳谷等方言和平定方言儿化闪

音/边音与声母和韵尾的关系及相关的声学表现预测见表 3。 
 

阳谷 平定  
F3 中间音 F3 中间音 

舌尖-[+向前] 水平  有 水平 有 声

母 非舌尖 ？ 无 水平 有 
-i -n   水平 有 韵

尾 -u -   水平 有 
表 3 
平定方言中可以预测任何儿化音节的 F3 都是水平型，阳谷等方言舌尖声母儿化

后 F3 应该也是水平型。鉴于北京话中有的儿化音节没有闪音，但 F3 仍然是水

平型，阳谷方言中非舌尖声母儿化音节虽然没有中间音产生，F3 仍然不能确定

是斜线型还是水平型。另外，因为这些方言儿化的具体扩展规则和 F3 的不同走

势的分布条件不明，也不能判断[a]和[]舌尖性取值如何。 
 
7．结论 
 

本文分析了偃师方言儿化的四种模式，找到了产生中间音的韵尾条件和声

母条件。偃师儿化中韵尾决定是否产生中间音，声母决定产生什么样的中间

音。据此认为偃师方言的儿化是“儿”后缀特征左扩展形成，并提取了特征扩

展的具体规则，预测了特征左扩展的两种程度。声学特征 F3 的两种走势证实了

这个预测。因为偃师儿化是同类现象中最复杂的，对偃师儿化的分析也是对相

关理论的一个检验。根据偃师儿化的分析结果，偃师、阳谷、平定等方言的儿

化同北京儿化一样，应该都是特征扩展形成的。 
接下来文章讨论了偃师儿化中间音的语音性质和音系处理。舌尖声母儿化

后产生的中间音，各方言点语音条件相同，应该具有相同的语音性质。偃师方

言的分析和处理可以适用于其它方言。 
最后文章比较了偃师儿化和北京儿化 F3 两种走势分布条件的差异，认为

F3 两种走势是反映特征左扩展两种程度的重要指数，有无中间音只是显性与隐

性的差异，而元音[a]和[]的舌尖特征取值是造成方言间儿化 F3 走势分布条件

不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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